
山神，是人类以山岳为崇拜对象的一种宗教图

腾。山神崇拜在我国古代各民族中极为普遍，在他

们的心目中，任何一座山都有神灵管理着，各种鬼

怪精灵也都依附于山，所以每一座山都有人格化的

山神，特别是名川大山人们更是顶礼膜拜，如对五

岳的崇拜直到现在人们心目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

怪物，皆曰神。”《抱朴子·登涉》也云：“山无大小，皆

有神灵。”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山神与人类的吉凶

祸福密切关联。

云南昙华山有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彝族民间文

化，保存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与环境之间

的互动关系使昙华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社会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维护人与生态的平衡，

规限了人类的一些创造性活动，从而使昙华山彝族

的文化与生态按照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运行完整地、

自觉地呈现，并保持其本身的原真性。

山神崇拜是彝族原始崇拜的基础。山神不仅

是彝族最早的神灵，而且在彝族先民的心目中，山

神也是最大的神。据田野调查材料，彝族原始宗教

中的各种神灵，最初山神是最大的，天地之间的事

无所不管，特别是处于旱作经济阶段的彝族，山神

是山峰的化身，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能力，山神的

威力也最大，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生死及自然界的

自然现象如打雷、下雨、冰雹、洪水、泥石流等都与

其有关，人们对其是顶礼膜拜，不敢亵渎和怀疑。

彝族先民对山神的这种崇拜心理，绝非像一些人所

说的那样，是一种愚昧和无知的巫术，这应该有着

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的，打上山地民族的烙印。

“自然是宗教最初、最原始的对象。”[1]436彝族生

活在西南高原地区，从最初对山的不解，到生活在

山的怀抱里，与大山和睦相处，到最后形成一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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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对于所处大自然的一种认同和敬畏。自古

以来，彝族就认为神灵是聚而居之的，就住在高山

之巅，所以居地周围的高山便成了神话中山神的住

处，高山有大山神，小山则有小山神。如彝族人在

山上埋死人要先祭山神，征得山神的许可；上山伐

木建新房要先祭山神才能砍树，否则建房不顺利；

彝族认为山神是统管深山中虎、豹、狼、鹿及野牛羊

等动物的神，猎手上山打猎前要拜祭山神，否则打

不到猎物，猎人还会遭不测；毕摩上山采药要祭山

神，否则采来的草药治不好病。因此，这些聚于深

山的山神不仅各有各自的来历，而且还各有各样的

形象和作用，膜拜它、供奉它，它就能让你心想事

成，家庭顺利，六畜兴旺。这种敬畏的心理具体到

个人的行动，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对人和

自然关系的准确定位。这种敬畏的心理使得彝族

在繁衍生息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与周围的生态保持

了一种和谐的关系，从而使这种敬畏心理融入整个

彝族的思维里，成为彝族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

分。彝族的各种神灵崇拜，各有各的功利目的。对

彝族人来说，变幻莫测的自然界有着威力无穷的

“异己”力量，它既能给人们带来难以意料的灾难，

又能赐给人们得以生存的恩泽，既能使人恐惧迷

惑，又能使人感激崇敬，于是便认为万物皆有灵，日

月星辰、山川河泽、风雨雷电、动物植物等都被神

化，成为崇拜的对象。因为这些神灵会给人们赐福

降灾，所以人们只得小心翼翼地敬奉，不敢得罪这

些神灵。一旦有人得罪了其中的某个神灵，就会受

到相应的惩罚，如天旱地涝、山洪暴发、闪电雷击等

灾难，或发生瘟疫和疾病等，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

成巨大损失。在这诸多神灵中，彝族人特别崇拜和

敬畏山神。彝族长期居住在山区、半山区，抬头是

高山，低头是悬崖，生产生活无不与山有关，山神在

自然诸神中威力最大，它能降服一切鬼魅，因此彝

族常常把山神视为地方保护神。比如，当人走进深

山老林时，顿时会觉得阴森恐怖，怪声四起，尤其是

有的人突然碰到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怪兽或动物时

会吓得魂飞魄散，因极为有限的医疗条件而不得其

解，就误解为是山里的鬼神在作祟，在人们的心目

中逐渐形成了山中有鬼神的观念，这应该是山神崇

拜的最初雏形。据有关研究，原始时代的人们认

为，每一个氏族、每一个部落都有首领，居住在深山

中的众多山鬼也必有自己的首领，这个山鬼首领后

来便逐渐演化为主宰整座山的山神。[2]287彝文典籍

《作斋经》记载：“雄鸡献山神，山神启洞门”。指的

就是在岩洞前祭祀山神，祭品为雄鸡。昙华等地毕

摩作法时念诵的《请神经》，所“请”的几乎全是山

神，而且山神是多变的，各地、各山的山神也各不相

同，招请山神的仪式也各异。

昙华山彝族俚濮称山神为“咪西”，永仁直苴彝

族俚濮叫“咪祖”，永仁方山一带俚濮则称“明西”。

值得注意的是，彝语中部方言的彝族把土主也叫做

“咪西”，四川凉山彝族则直接把土主解释为山神，

说明土主与山神有渊源关系，土主可能由山神演变

而来。在土主崇拜未产生以前，彝族盛行山神崇

拜，最初的统治与山神相融，还没有从山神中独立

出来，因而在彝语中均称“咪西”。[3]18昙华山彝族俚

濮的山神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无庙宇，在村寨后山

选择一棵大树，在树根部立一块石头而成；另一种

是建有简单的房子，正中神坛上供一块石头象征山

神。由此看来，前者是原生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往往与土主同供一屋，共享

香火。无论是集体或是家庭献祭山神，都会在杀鸡

后拔下少许鸡毛蘸血后沾在石头上，久而久之山神

石上沾满了鸡毛。昙华山彝族俚濮的山神崇拜，如

同永仁直苴、宜就、莲池等地的俚濮一样有“大山

神”和“小山神”之分，“大山神”是一个自然村或几

个村子联合共同信仰的山神，相应的主宰一个或几

个村寨的清洁平安、六畜兴旺。如与大姚县相邻的

永仁县谢腊村俚濮的“大山神”在村东南的半山坡

上，建有约8平方米的简易房子，正中土台上供有一

长方形石块，石块上沾满了蘸血的鸡毛，大年三十

晚饭前，各户要用鸡肉、盘壶（一块四方猪肉）、酒、

插及九炷香到山神庙祭祀山神后方能回家祭祖和

祭自家“小山神”，有的人家直接到山神庙内杀鸡祭

祀。农历正月初一和六月初六两次集体祭山神。

祭前，推举一名会头主持建设活动，各户凑钱买一

只山羊（只能用公羊和母羊，不能用骟羊、绵羊和白

羊），各户带一只公鸡、一碗米、一壶酒、一点盐、三

炷香，但禁用母鸡，砍八种树枝编成“门”字形状作

为神枝插在山上前。若次日要祭山神，当天晚上有

人家生孩子则要推迟3天。先杀集体的山羊，将羊

角插在山神树根部，生祭后再熟祭，会头带众人向

山神跪拜磕头，念诵祭词：“杀了羊子，摆上酒肉，我

们来祭你。天呀四方方，地呀四方方，今天是吉日，

今天来祭你。咪西是土主，咪西是山神。土主山神

呀，请你保佑人们无病无痛，保佑五谷丰登，保佑六

畜兴旺。土主山神呀，四面八方你都管，保佑人们

出行平安，老虎豹子来抬羊，请你护着羊。”[4]89各户

在山神前杀鸡，将鸡血淋少许在山神石上，拔几根

鸡毛蘸鸡血后沾在石块上，燃三炷香，跪拜磕三个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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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祷告说：“山神老爷，我们今天杀鸡来祭你，用酒

肉祭你，请你保佑我们人丁兴旺，六畜平安。”[4]88各

家各户的“小山神”在各家的祖坟后山上择一棵树，

立一石块即为小山神神位，有的人家还在自家房后

择一棵树立石为自家山神，坟地的山神管祖先及坟

墓，房后山神管家中的人畜平安。农历正月初二、

清明、三月二十八、十月都要到祖坟地祭拜祖先，祭

请先在小山神前杀鸡献祭；平时逢年过节、家人生

病、牲畜不顺、做梦凶兆以及有红白事、杀年猪等均

要在饭前祭小山神。

昙华山彝族俚濮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仍处于

以旱作为主、旱稻兼作的阶段，山神的地位很高，虽

然有了土主崇拜，但山神与土主几乎是平起平坐，

难分高低。他们认为，山神居住在昙华山的各个山

峰主要职能是管山和林的，它吃野兽，也吃人，因此

人们须时时向它献祭，否则就会祸及人类和家禽。

山神还喜怒无常，菩恶无定，尤其是它能左右天气

的好坏，冰雹、雪灾都被视为是山神对人的不满或

惩罚。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前，每户都在自家的

山林里划出一片山神地，选一棵高大茂盛的松树或

马缨花树代表山神。在昙华山彝族俚濮村寨，常常

可以看到房屋后墙挂有一捆松枝，那就是没有自留

山后变异而来的自家“小山神”。[5]249在家族墓地后

的山上不远也可以看到昙华山俚濮的“小山神”，一

般为坟地后较大的树木，立有一块石头代表山神。

20世纪90年代初，已故毕摩李家财生前立“生基”就

在坟后立了一个山神，据他说，让山神帮他看管着

生基。此外，根据旱作农耕祭祀的需要，昙华山俚

濮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山神进行祭祀，如荞地、麦地、

玉米地边等立神坛即可献祭。据调查，过去农历正

月或二月属马日烧地，要杀鸡及用饭、香烛在地边

祭山神；三月撒荞之日，要在荞的中间插三炷香，摆

上酒肉、荞粑粑祭山神；三四月第一天种苞谷之日，

要在地中间选一小块地先播种几塘，象征“入土开

播”，然后在地四角插上几只马缨花树枝，并用酒、

肉和九炷香祭山神后才能播种；荞、麦长出后，在地

中间插已知三叉松枝，铺上松毛，杀鸡祭山神和荞

神；荞、苞谷收获季节，择属虎日杀鸡生祭山神后，

掰下几个苞谷和割几把荞磨成浆做成粑粑，端到地

边祭山神和庄稼神；收割完后，要在堆放荞或苞谷

的晒场上用酒、肉、饭和香烛祭山神，感谢山神赐给

好收成。[6]17自己“小山神”只要家中有大事小事如

红白事、逢年过节、起房建屋、家人生病、家禽不顺

等都要鸡、猪肉、酒、香献祭，祈求山神保佑逢凶化

吉、人畜平安。家祭“小山神”大多由男主人主祭，

祭辞根据所求内容而定，但若家人生病、立生基、建

房、婚嫁的须请毕摩来主祭。“小山神”地平时禁止

任何人进入，不准放牧，不准砍伐周边的树木，房后

的山神树枝不能拿来当柴烧，否则就会给家庭或本

人带来灾祸。

昙华山俚濮的“大山神”一般选择在村后的山

坡上，以高大的树木代表“山神”，如松子园村的山

神树位于老村上方凸出的山坡上，是一棵高要10米

的松树；丫姑埂村的山神树是村口一棵高10多米的

松树；[7]351水磨村的山神也是村北山坡上的一棵箐松

树。[8]156昙华山俚濮的祭山神大多与祭山林有关，较

大规模的集体祭山有两次：

农历正月初一或二月的属马、属羊日，昙华山

俚濮以村寨为单位在象征山神的大树下设坛祭奠

山神祭山林，各户凑钱购买一只纯黑山羊，而崖姑

埂村要用三只山羊，一般由毕摩主祭，砍八种不同

树枝各六根，分别捆成三种形状，插在树根部为神

坛，先将山羊牵到山神树下，毕摩念诵祭经后杀羊，

将少许血淋在树根上，剥皮后将羊头砍下供在神坛

上，羊角插在山神上，羊肉煮熟后再熟祭，毕摩念诵

祭词，众人给神树磕头。各户出一至二人，一般为

男性，带一碗米、一壶酒、一坨盐和三炷香聚集到神

树下，用一根约0.8米的山竹、一棵三叉松枝和一枝

青香树枝作为神枝插在神树下，在杀羊生祭后，燃

香抱鸡，念经后杀鸡，拔几根鸡毛蘸血沾在神枝上，

鸡肉煮熟后再熟祭，跪拜磕三个头，用细篾条将神

枝捆在山神树干上。毕摩的祭词大意是：“祭品备

好了，开始祭山了。天呀四四方，地呀四四方。今

天是吉日，今天来祭山。咪西是天神，咪西是地神，

咪西是父神，咪西是母神。锄头挖几下，镰刀割几

下，今年庄稼会成熟，锄头不要闲着，镰刀不要闲

着。天神地神呀，望你保佑五谷丰登，望你保佑六

畜兴旺，保佑人们无病无痛，出门赶街顺顺利利。

天神地神呀，四面八方你要管，保佑我们四面通行，

八方吉祥。”[6]165

农历三月或四月是昙华山彝族传统的祭山神

的日子。松子园村俚濮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祭山

神。届时，全村男女老少欢聚到村后的山坡上的一

棵象征山神的大松树下，在神树前杀一只纯黑山

羊，先是生祭后熟祭，把羊角插在山神树干上，全体

村民跪拜磕头。祭完山神之后，全体村民又转到距

离山神树不远的土主庙遗址祭土主。在象征土主

的土主石前杀一头猪，把红白纸条绑在松枝上插在

祭台前，毕摩念经、焚香、烧纸跪拜祭土主，祈求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村寨平安。祭毕，集体在山神树

李开春，等：神性与世俗：彝族山神崇拜与生态保护——以云南昙华彝族山神崇拜为例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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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聚餐。过去还举行体育竞技活动，选数名青壮男

子，手拿系有彩色纸条的竹竿，比赛爬一棵高大的

松树，谁能把竹竿系在树尖上奖励一只羊腿，[8]123不

仅满足了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同时也达到了自娱自

乐和相互交流情感的目的。拉乍门村俚濮在四月

初属牛日祭山神，一户一人背着煮熟的罗锅饭上

山，祭前把纸条挂在大小松树上，边杀羊边念经，然

后烧香磕头。祭毕在山上分食祭品，返回时把剩下

的祭品和挂纸条的松枝带回家，松枝插在羊圈门上

方，[7]437山神转型为畜神。

彝族山神崇拜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带有浓厚民

间色彩的传统信仰模式,它既别于自然崇拜,又别于

图腾崇拜,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宗教信仰,它

兼顾神圣性和世俗性，从而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

起了一种平衡有序的规则,而且同自然界之间构筑

了一种和睦共生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兹认为，“宗教从来就不仅是形而上之道。对

所有民族来说，崇拜的形式、载体与对象充满深深

的道德庄严。宗教充满了内在的义务感：它不仅鼓

励虔诚，还要求虔诚；它不光引发思想认同，还加强

情感承诺……它超越世俗，不可避免地被认为对人

类行为的取向具有深远意义。”[9]148昙华山彝族祭山

神活动，体现了彝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野性思维和

生命张力，展示了彝族民众为了生存同自然生态环

境建立起的精神联系，折射着高寒山区特有的文化

特质。可以这样说，昙华山彝族山神崇拜的生成与

衍化明显地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历史上，

昙华山区天灾人祸频繁，社会生产力低下。在严酷

的生存抗争中，彝族民众在无助的情况下，多是将

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灵庇佑，山神信仰由此而生，

成为人们寻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在昙华山彝

族的游猎、旱作阶段，其生产活动带有极大的偶然

性，人们常常处于饥饿之中。面对严峻的大自然，

人们深感软弱无力，生产、生活中的机遇难以掌控，

只好仰赖于超自然的存在，将家族老小生死祸福、

牲畜病疫死亡、庄稼天灾虫害都系于某种超自然存

在的意志之上，因为山神在生态链上与人们的生产

及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对其可谓又敬又畏，

但客观上对昙华山生态环境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

山神是昙华山彝族自然崇拜的集中体现，也最

能展现出彝族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其间蕴含着

保护生态的伦理思想。山神在昙华山彝族心目中

具有崇尚的地位，他们通过集体大规模的祭山神和

各家各户频繁的祭“小山神”活动，形成了一整套的

自觉禁忌，如不准在神山、神林里及周边打猎，伤害

动物；打猎时不能猎母兽和小动物；不能砍伐集体

和自家山神周围的树木和放牧，平时不能随便进入

神林或在神林中喧哗；特别象征集体山神的大树和

自家坟山后的小山神树更是不得随意触碰、攀爬，

甚至连一根树枝也不能折断。在当地彝民看来，神

山、神林的一草一木皆具有神圣意蕴而不能破坏，

若有人犯了这些禁忌，村寨就会发生天灾人祸，家

庭会不吉顺，人畜会遭殃，总之村寨、家庭、个人都

会灾难不断，鸡犬不宁，这对保护生态无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据调查，彝民们都认为山神在诸多

自然界神灵中最有威力，地位最高，风、雨、雷、电、

年境好坏、庄稼丰欠等都与山神有关，“神山里的各

种现象是山神作为，是山神创造了这些奇形怪状的

地形地物，它也主宰着山中的一切禽兽。这些山神

保佑着各个地方的人丁兴旺。他们面对这些山神

表现出来的畏惧情绪十分强烈，不敢触犯山神，害

怕山神动怒。”“祭山是祈福风调雨顺。上山祭拜时

不准说汉话，不准穿汉装，不准发酒疯；不准剥羊

皮，烧了羊的味道，山神不喜欢，剥羊皮就会下冰

雹。”“以前祭山神只准本村的男人去，外族外村人

不能去，甚至不能说汉话。”[7]439当地彝族对山神有

许多禁忌，比如山神地只有祭山神日可进入，平时

不能随便进出，否则会发生干旱；出水的地方、山神

树周围、风景林、马缨花树都不能砍伐，否则家人或

本人会遭难,彝民对山神是又敬又怕，一方面希望山

神能够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福祉，另一方面又担心做

错事而受到山神的惩罚，所以出于对山神的敬畏，

便没有人敢破坏山林，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保护生

态环境的意识。“每一种麦子文化中都有一套完整

的生态文化系统，与一定区域的气候与环境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10]47－48昙华山彝族对山神的禁忌和敬

畏，保护了当地的林木、水源和动植物，保持了高山

生态的多样性。这也正是昙华山至今森林茂密，森

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而且动植物种类多样的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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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国家不仅不限制，而且

还鼓励保护和使用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出现这

种情况显然是宣传不够。三是经费保障。推普工

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应该保障必要的经

费，像各种宣传、开展志愿服务等，这些是政府必须

付出的行政成本。

（二）媒体履行社会义务

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主体，承担着宣传引导的社会

责任。在农村地区及民族地区普及普通话过程中，应

该发挥它的平台优势，助力“推普最后一公里”。

首先，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

优势。随着国家大力实施“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

在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已基本普及，为农村和民族

地区普通话推广搭建了媒体平台。丰富多彩的广

播电视节目成为传播普通话的有效载体，其潜移默

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对儿童、青少年尤其显著。但

是，这一惠民工程还需要在技术升级和节目的亲民

性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和完善。

其次，要搭建新媒体平台。农村地区和民族地

区尽管相对内地比较落后，但随着手机的日益普

及，新媒体、自媒体也逐渐为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

群众所接受。特别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与时俱

进和新媒体亲密接触。这就需要媒体机构充分利

用新媒体灵活多样的传播特点，定期推送简短实用

的推普语音、视频节目供用户使用，甚至有意培养

一批比较活跃的“舆论领袖”来引导带动更多受众，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构建普及普通话和旅游扶贫联动共进机

制，搭建新平台，探索新方式，政府、媒体形成合力，

是推动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完成普通话“最后一公

里”普及的有效方式，应尽快组织实施，以实现旅游

扶贫与普通话普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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